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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凤英（右）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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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四川绵阳新华劳教所，位于绵阳市游仙区新华乡五里沟（绵阳市一环路东段一三五号）。自1999年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绵阳新华男子劳教所积极参与非法迫害，几乎每天都接收从全国各地秘密送来的法轮功学员。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新华劳教所遭受到残酷迫害。


新华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用尽各种最恶毒、最凶残的刑具和方式，包括各种毒药，包括利用各类流氓犯人做直接打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最邪恶的迫害、最灭绝人性的折磨、最歹毒的虐杀。据明慧网上曝光出来的就有十七位法轮功学员被新华劳教所虐杀，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这些。时至今日新华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洗脑“转化”迫害仍在继续着。


以下是法轮功学员、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工程师刘永生自述他在绵阳新华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肉体上折磨


（一）被逼长时间坐小板凳


我被强制性要求坐在小板凳上，以“坐军姿”的姿势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包夹还在旁边看着监视，不准讲话，不准打瞌睡，不准随便动。长时间坐着，屁股都坐烂了，屁股上长了两块明显的黑斑。


（二）长时间单脚蹲


几个包夹逼迫我，只用一只脚蹲着，蹲很长时间。


（三）长时间面壁而站


罚我面壁长时间站着，腿要站直，不准动，不准说话。


（四）烟熏


几个包夹犯人一起用烟熏我的眼睛，熏得眼睛直流泪。


（五）不许睡觉


以所谓“学习”的名义剥夺我正常睡眠，有时晚上到一、两点还不让睡觉，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几个包夹用车轮战不准闭眼，一闭眼就围攻、谩骂、呵斥，摇动我的身体，对我进行拍、掐、揪、踢等，有时扯我的眉毛。


（六）高温砖窑“烘烤”


在劳教所里，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送到周边环境温度达四、五十度的砖窑里去“烘烤”。一天管教、包夹等人员把我带到烧砖的砖窑旁边，只见砖窑里红红的，强行把我推进窑里边去，当时高温热流向我全身扑来，呼吸困难；火红的砖头，直刺我的眼睛；人在里面感觉瞬间头发都在燃烧，头部如刀尖刺进去一样难受；整个身体难以忍受，全身站立不稳。他们站在外面，把砖窑口堵住，不准我出来，并威胁我说：你不写“三书”，就一直“烤”下去……，妄图逼我“转化”。


（七）扎警绳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劳教所六大队二中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中队之一）搞了一次栽赃诽谤大法的“邪恶会”。我和吕同修（乐山市沐川县司法局副局长）等几位法轮功学员站起来制止劳教所行恶，随即被包夹摁翻在地，包夹用手使劲捂着我的嘴，怕发出正义的呼声来。我们被拖出会场。中队长付卫东过来对我拳打脚踢。管教和护卫队用警绳捆绑我们，先剥去上衣，按倒在地，用绳子死劲扎进手臂皮肉里，反剪双手死劲上提，使受刑者剧烈疼痛难忍……，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警绳捆的痕迹一年半载都未消掉；随后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都被严管，被非法延长教期三个月。


（八）高压电棍电击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四日晨六点过，我用手快速地撕掉了监室走廊上贴的诽谤大法师父的邪恶宣传画。管教、“包夹”把我拖到中队办公室，还捂着我的嘴。管教让我站着，两个包夹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把我整个身体架起来，中队指导员何学宁用高压警棍电击我的头部、脸部、脖子、前胸和手背等部位，我在被电流击打中，浑身抽动，肌肉收紧，痛苦不堪。


过了几天，遇到中队长付卫东、管教沈锐值班，他们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再次对我施以电刑，用高压电棍电击我的脸、颈、脖子、耳根、嘴唇；电击我的胳膊、手心、胸腹处、肩、腰、后背、大腿、脚心，就这样到处乱电，电击一个多小时，电的我在地上打滚……。电棍放出蓝色的弧光，啪啪作响，电在我的身上就象火烧一样。最后他们不停的电我的嘴部，电警棍把我的嘴唇烧的肿大变形，以至整个脸变形了，付卫东嘲笑说“象个熊猫一样”，晚上付卫东又对我拳打脚踢，重重的打了我腹部一拳。还用四个人包夹，不分昼夜的监视；还逼我穿大棉衣，又戴大头盔，这样侮辱我有个把星期。好几天张嘴吃饭都很困难，一张嘴就痛，后来起了厚厚一层黄壳。


迫害主要责任人：


新华劳教所所长贾明万，副所长赵泽勇，政委张卫国；管理科科长余心才，管理科副科长邓刚，防暴队队长李心树，四大队大队长吴昊，四中队中队长何源、贾连辉（贾明万的侄子），六大队大队长朱怀忠、黄明，吴正君，教导员杨华格，赵瑜（原管教又任六大队一中队中队长，二零零七年后任九大队大队长）；二中队中队长何学宁、高蕴源，副中队长张小刚，主任刘志勇，指导员李昌军，恶警邓刚、邓涛、何学宁、杨帆、沈锐、朴静、仲爱萍、游宁、杜树红、付卫东、李长春；副所长赵泽勇、六大队副大队长苏欣、二中队副中队长张晓刚、杨警、沈锐、朴静（已调成都戒毒所）及护卫队全体成员，仍然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主要凶手。


近日大陆多家网站刊登了“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坐老虎凳绑死人床”的报道，佐证了明慧网长期以来揭露的迫害事实，民众看后纷纷留言强烈谴责丧心病狂的行恶者，并要求将其绳之以法。其实这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全国各地劳教所比比皆是。善恶有报，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上天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行恶者。相信对新华劳教所恶人的审判不久就会到来。◇

















2011年10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Ku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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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华云编辑）静坐对缓解疼痛比吗啡这样强力的药物还要有效，80分钟的静坐训练就可以产生迅速而有效的止痛效果。这是2011年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的结论。


这个研究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在静坐训练之前和之后，研究者用一个加热的探头按在十五位男女受试者的腿上。探头逐渐将皮肤的温度升至120华氏度（约50摄氏度），令人感到疼痛。在此过程中，受试者接受大脑扫描。


此前受试者接受了四次20分钟的静坐训练。在第二次加热探头被施用的过程中，受试者进行静坐，根据他们的打分，疼痛的不舒服感平均减轻了57%，而疼痛的强度则下降了40%。与此相比，吗啡导致的疼痛缓解仅达25%。


大脑扫描显示有关疼痛的大脑区域在静坐后变得平静。在静坐过程中，这个区域似乎完全被关掉。


研究者说，这是第一次证明一个多小时的静坐可以戏剧性地降低疼痛的感受和有关疼痛的大脑活动。这项研究显示静坐可以在大脑中产生真正的效果，从而帮助人们不用药物就能大幅降低他们的疼痛。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吗啡等止痛药还会让人上瘾。而打坐则没有任何副作用，且不需花费金钱。


近年来，很多研究都显示静坐对健康的益处。其实这一点早已被广大法轮功修炼者证实。法轮功有五套舒缓的功法，其中第五套功法是在打坐中进行。绝大多数法轮功修炼者通过修炼，得以祛除以前的疾病，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明慧网已经刊登了大量这样的例子。


当然，真正达到这一点，只通过打坐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心性，指导法轮功学员提高心性的是李洪志先生的《转法轮》等著作。◇





曝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绵阳新华劳教所




















挪威女教师罕见的风湿病消失了





图片说明：欧洲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








【明慧网】西茜住在挪威西部沿海城市斯达万格，她说：“当时我被诊断得了一种罕见的风湿病，整个身体的软骨组织，包括心脏都有可能受到侵蚀。当时我已经服用可的松一年了。我曾经询问过医学教授如何才能避免使用激素。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必须终身服用这些药物。他认为没有任何方法，无论是食物还是改变生活方式都不能使我成为健康的人。”


2002年西茜开始炼法轮功，两个月后，西茜感觉到身体变得轻松了，疼痛减轻了，精力旺盛了，在征求大夫的意见后开始减少药量。


2006年，西茜在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发言说：“长话短说，今天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病痛，精力充沛，那些药物已在三年前就扔掉了，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几乎没有因为生病而缺勤。而在几年前我却是经常地请病假，我能够忍受身体的病痛，我已经习惯于它，但精神的疲惫使我在一段时间里不能工作。而现在，我的同事对我说：‘西茜，你从来都不生病！’”


宽厚纯朴的西茜一开始不好意思在亲朋好友和她所工作的学校里讲述法轮功和迫害真相，但希望帮助结束这个残酷的迫害的愿望战胜了不好意思的人情，她开始在她所在的学校为学生们开设法轮功课程，并且联系其他学校，提供法轮功课程。


随后这几年中，西茜用自己的积蓄和假期，去各地的健康博览会上介绍法轮功对健康的效应。她的热情讲解帮助了很多的挪威人认识法轮功。或许是因为挪威人热爱自然与和平的本性，当他们接触到“真、善、忍”法轮大法时很多人都能认同，更有一些人还加入了修炼的行列。◇





【明慧网】当“小号、大挂、电击、灌食、毒打、老虎凳，死人床、长时间劳役……”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出现在眼前时，正常人都会窒息，因为电影、小说中也没有如此大范围的血腥镜头啊。可是这一切却是真的，就发生在你我身边。


2013年4月7日晚，中国大陆多家媒体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走出“马三家”。一位《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总监、首席评论员，在拍摄《保印说新闻》第16期：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成人间地狱节目后，在微博表示，他在颤抖和极度悲愤中录完了节目，录完后他放声大哭！连见多识广的媒体人都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悲愤，可想那一幕幕是多么的惨烈。


“马三家”这个名字对世界人民来说并不陌生。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因上访和坚持信仰而在马三家等各地劳教所遭受严酷迫害的人员中，法轮功学员首当其冲。早在2000年，辽宁马三家的警察去香港游玩时，当有人问他们是哪儿的警察？他们都不敢说是马三家的，因为把十八个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监就是马三家劳教所干的。


作为人来讲，天生都是善良的，可是为什么“马三家”有这么多邪恶的警察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切邪恶来自江泽民对法轮功下的“杀无赦”的毒令，来自中共邪灵对人性的扭曲。罄竹难书的手段都是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积攒起来的。


现在“马三家”已成了中共劳教所的代名词，那些恶毒、凶残的“警察”都是玷污了警察职业的罪犯。他（她）们一定想不到用残暴制造的美梦这么快地就要破灭了。


中共准备取消劳教制度，并不是中共进步的展示。不过是在越来越多国际、国内反劳教制度的舆论压力下，在内部争权的角斗中，当局企图掩盖罪恶的本质而作秀罢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在继续，并且在更多地践踏法律，把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甚至判重刑，投入监狱而迫害。无论中共怎么做，天灭中共已成定局。


“马三家”的曝光，叫人从感官上更进一步地看到了中共的邪恶。那些认为迫害法轮功与自己无关的人，能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就是对所有人的迫害。在人们闭上眼睛回避、默认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过程中，中共恶徒们练就了杀人的“本领”。社会上的许多凶杀案与灾难，都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贪官、恶徒们干的。他们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失去了人性。


无论是劳教所的恶警，还是监狱的恶警，都应该从中共给你们的“美梦”中惊醒了，因为当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大白于天下之时，就是天灭中共到来之时。这一天还远吗？（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图片说明：中共劳教所内的种种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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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大马女子马拉松赛天国乐团受邀演奏








首届马来西亚女子马拉松于2013年4月7日，在雪兰莪州首府莎阿南正式开跑，这项由马来西亚铁人有限公司主办、莎阿南市议会支持的马拉松赛，吸引了两千位女士报名参加三项不同路程的竞赛。比赛当天，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出席进行演奏（图）。











图片说明：西茜在海边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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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荷雨多伦多采访报道）“一天清早下了夜班，我照旧直搭地铁赶去中国城讲真相。那些年，我几乎都是坐在地铁上打个盹休息一下。快到站惊醒时，我发现有人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当与那道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目光相遇，那男子尴尬地低下了头，他复杂的眼神里已没了往日的轻蔑与仇恨——他就是那个在中国城多次骂我，曾眼喷怒火、撕碎我给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的男子。目睹我一大早一身困乏地赶去中国城，他既内疚，又感动……”


“他从此开始有了笑容，当再给他真相资料时，他很友善地说：留给别人吧，我都明白了。后来又一次在地铁上相遇，当时只有一个座，他让我坐，说：‘你那么辛苦，你坐，你坐！’”


凤英曾在中国国内一家省级医院工作，现居加拿大多伦多。回忆起十年前的那一幕，她对那男子当时的眼神仍印象深刻。“他原本也是个斯文人，也许是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惨烈得令人不敢相信，他曾宁肯相信中共所说的法轮功背后有‘反华势力’，我们在旅游点和中领馆讲真相是‘受人雇佣指使’，是为‘每天挣几十块钱’；党、国不分的他曾冲我破口谩骂：‘你有时间，你去打工啊！一天为挣几块钱站在这里，丢中国的脸！’他无法相信我长期利用上夜班挤出白天的时间来告诉人法轮功真相，不拿一分钱。”


面对如今容光焕发、乐观豁达的凤英，很难想象她因肝硬化曾在死亡线上挣扎，在绝望中度日如年。幸运的是，十七年前，她修炼法轮功后奇迹般地摆脱了病魔，重获新生。像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身心受益的凤英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毅然站出来，向人们讲法轮功真相。最初时，受中共谎言影响，有人恶语、谩骂、骚扰、围攻，凤英始终以诚相待，用慈悲消融敌意，令很多人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上面的一幕，就是凤英的真实经历。


2001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难以为继，为了维持迫害，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事发后，凤英曾打电话找到那个在新闻中接受记者采访的处治“自焚烧伤者”的李迟大夫，调查此事。


“我问他：你们北京积水潭医院是全国最有名的烧伤专科，可你当时对那些‘天安门自焚’伤者的治疗方法不妥呀，怎么用纱布把人裹得严严实实的？对大面积烧伤者，你怎么不作无菌隔离，还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啊？还有那个严重吸入性烧伤的小女孩，气管被切开后四天怎么就能说话、唱歌？这些都有悖医学常识嘛。‘自焚’到底是咋回事呀？”


李迟说：“我们有规定，要接受采访，须经院党委批准，否则，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然后就匆匆把电话给挂了。


凤英说：“重度烧伤者应被安置到无菌间严格隔离消毒，连医生护士都要尽量避免进出，以减少感染机会，怎能允许记者随便手拿话筒近距离采访、拍特写镜头呢？明眼人一看殃视‘自焚’就知是造假。”


“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整个社会将人心向善，安居乐业，今天的神州大地会是另一番景象。可叹西来幽灵砸烂了华夏文明，以无神论和物质利益扼杀人的良知，甚至把‘白衣天使’变成活摘贩卖人体器官的‘杀人恶魔’！中共迫害天法，正将绑架着世人的死亡列车开向毁灭的深渊。可怕的是，还有人浑然不觉，以为自己过得好，以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实际上，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十三年来，像凤英这样一群平凡而又非凡的修炼人，在谎言的恶浪中，在非法刑讯、判刑和虐杀中、在被曲解和歧视中，用真止伪，以善制恶。他们日夜奔忙，用对真、善、忍的实践与坚守为他人捧上平安的未来。


可贵的中国人啊，切莫辜负这十三年的承受，十三年的呼唤，十三年的期待！◇





图片说明：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案”中的“烧伤病人”，记者不穿卫生服，不戴口罩，大胆采访。





回忆当年炼功点





图片说明：李洪志师父在武汉共举办过五期法轮功传授班。法轮功备受武汉人民喜爱。这是1997年由5000多名武汉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列队组字，上部分为法轮图形，下部分为“真善忍”，场面宏大，震撼人心。





“马三家”惊梦








静坐止痛　胜过医药











专访：十三年的呼唤





【明慧网】修炼法轮功前，我患有腰椎劳损、风湿性关节炎、子宫肌瘤等多种疾病，由于药吃多了胃也痛，苦不堪言，弄得我脾气暴躁，心烦意乱，总往女儿和丈夫身上出气，搞得家庭气氛很紧张。


一九九五年三月中旬，我在同事家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于是我到处寻找炼功点，五月一日，我和丈夫到琴台公园，丈夫老远就看见法轮功简介，很多人都在看，炼功场面很大，很多人都在打坐，旁边还有人在义务教功。我们走到跟前看了一会儿，马上就有学员过来亲切地介绍法轮功，并告诉离我家距离最近的炼功地点。


第二天，我找到硚口文化宫，一进门就听见悠扬的法轮功炼功音乐，很快就有学员过来热情耐心地教我炼功动作。《转法轮》这部书使我整个人的思想境界完全变了，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当时我的心情又激动，又高兴。


那时我们每天早、晚都在炼功点集体炼功、读《转法轮》，越来越多的人走入法轮功修炼。有一次参加集体炼功，从古田路到黄浦路，全是法轮功学员在街道两边炼功。那时法轮大法传遍了整个武汉各个角落。


我所居住的军事学院，由于修炼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也自动地形成了一个炼功点。学员大多数是教师、医生、教授等。从此我们白天在学院草坪上炼功，晚上有时在学院大礼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者是在小会议室交流修炼心得。


有一位老教授患直肠癌，学炼了很多气功都不见效。学了法轮功后他癌症痊愈了。后来他工作的部门组织老干部检查身体，医生都知道他曾是个癌症患者，没想到他的检查结果比年轻人还要健康。他很自豪地说是法轮功救了他。


还有一位同济医学院的教授，长期头晕，还伴有其他的病症，每天十点起床，不能上班，只能在家里写论文。他学法轮功后不久，就骑着自行车上班了。


有一位学员是歌唱演员，声带小结，开刀后嗓子哑了。当时她只能听别人读《转法轮》，有学员告诉她：你也可以读。她哑着声音读。可是到第三天的时候，她的声音亮了。她激动地跑到医院告诉医生：我又能唱歌了！是法轮大法让我从新唱歌了！（文／武汉大法弟子 诺言）◇











